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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 山陰嶺借宿訂喜耦

　　話說柳毅得了二十五兩銀子，把家安點了安點。剩餘若干，拿到武陵縣內買了些筆墨、紙張、耳碗、汗巾等物，就往岳州、澧

陽一帶遊學變賣去，至月餘，也落得二三兩銀子，回來奉養母親。這正是：　　　　只因家無柴和米，那顧身歷水共山！

　　柳毅在外遊學，正當七月天氣。餘暑未盡，大雨猶來。一日清晨，從安鄉縣起身，走到山陰嶺前。你說這個嶺好不難上，一高

一低，從紅日初升直走到時近傍午，方才上得嶺來。緣定石崖，走有裡許。見一塊石板，其大如牀，其平如砥。旁有垂楊四株，蕃

陰下罩。前邊長著許多花草，甚是幽雅，又極涼快。柳毅就坐在這石板上歇腳，望下一看，如在半虛空中。一時興動，取出筆硯，

作古風一篇，道其景云：

　　　　峭石壁立步難投，側耳只聞澗水流。

　　　　攀藤費盡百般力，隻身始登峻嶺頭。

　　　　嶺頭上與霄漢通，巒嶂悉被白雲封。

　　　　虎豹斂跡顯有象，蛟龍遁形潛無蹤。

　　　　綠樹蒼茫遮紅日，黃花爛漫映青松。

　　　　君不見：

　　　　洞可棲仙似三神，穴可藏書賽二酉。

　　　　獵夫擔禽巔上來，牧童騎牛崗下走。

　　　　嶺間佳趣准賞玩，暢懷何須沾美酒！

　　柳毅詩才賦完，一時神倦，倒在石板上睡去。及至醒來，滿天雲霧，並不知是什麼時候。只見西北一帶電光閃閃，雷聲轟轟，

漸來漸近。欲下山去，恐趕莊不著；欲在山上，雨來人無處躲閃。前瞻後顧，甚是作難。心中又一轉想著：「或者嶺南有避雨處也

未可知。」就轉過嶺頭，向東一看，遠遠望見一個草門，內有茅屋三座。柳毅喜道：「這卻是家人家，何不向彼投去？」就掇著他

的貨物，直往東走。

　　走到門口，叫聲：「有人麼？」從裡面走出一個老媽，年紀不過五十。開門問道：「是做什麼的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小生遊學到

此，大雨忽來，無處可躲。特投貴宅，暫歇片刻，雨住就走。」老媽道：「這卻無妨！請相公內邊屋裡坐。」

　　柳毅進去，老媽仍把門關上，讓柳毅中堂裡坐定。當時獻上茶來，老媽問道：「相公是何處人？」答道：「小生是朗州武陵縣

人，住在梅花村內。」又問：「尊姓呢？」答道：「小生姓柳。」又問：「家中父母俱全嗎？」答道：「只有家母，先父去世數年

了。」又問：「貴娘子多大了？」答道：「拙荊前歲亡故了。」又問道「可曾再續否？」答道：「小生家道貧寒，一時安能說

就！」又問道：「相公可曾發過嗎？」答道：「雖經發過，猶之未發。」老媽道：「相公這等妙年，兼以蒙過鄉薦，有女家不肯招

以為婿，可謂有眼無珠了。」

　　柳毅問老媽道：「夫人貴姓？」老媽答道：「老身姓寅，先夫寅文炳，去世已久。只一女兒，名喚虓兒，同老身在此度日。小

女今歲十八，尚未許人。適值上親家去了，數日還未回家。相公既係鰥居，老身斗膽上攀，願以小女奉侍巾櫛，意下若何？」

　　柳毅答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夫人盛情，如何敢當？」老媽道：「山間村俗，相公未見小女的容顏，怎肯輕相許諾？彼此有心，從

長商議。」

　　話才說完，大雨盆傾，直下了三個時辰方才住點。忽然風吹雲散，露出一輪明月，從東而上。老媽就在兩邊房裡收拾牀鋪，柳

毅宿了。老媽亦關門睡去。

　　柳毅心裡度量：「這是個什麼人家，母女兩個敢在這深山中居住？且素不相識，卻慨然以女兒許我，甚屬蹊蹺。」左思右想，

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

　　到了三更時分，月光上升，滿院明亮。忽聽牆外風響，如有人進院一般。柳毅起來，從窗櫺內往外一看。見個素裝女子，騎一

黑虎，從空而降。那女子叫道：「母親，開門！孩兒回來了！」老媽起來，把門開了，問道：「你為何數日不回家來？」答道：

「孩兒巡山已周，聞說西域王母於八月十六日大會群仙，孩兒欲赴蟠桃盛會。走到半路中間，遇著文殊菩薩。說孩兒道業雖深，俗

緣未盡。還該在人間享三十餘年榮華，方才歸成正果。這會兒還赴不得。所以回來，住幾日。」又問道：「西廂內似有人窺看，是

誰住在這裡？」老媽答道：「是個遊學的，姓柳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可是武陵梅花村柳毅嗎？」老媽道：「想必是他。」女子道：

「母親為孩兒擇配，多不稱心，此人斷不可當下錯過！」老媽道：「我已提及，彼尚未應。明晨再作計較。」母女兩個進入屋中，

把門關上。

　　柳毅到了次早，起來要走，老媽留道：「山中別無可敬，聊具盤餐，以盡主情。」就著虓兒送水一盆巾一幅給柳毅洗臉。柳毅

抬頭一看，只見虓兒：

　　　　腰如臨風楊柳，面似出水芙蓉。金蓮三寸等彎弓，兩目光覺光靜。差同羞花閉月，堪擬落雁流鶯。結緣何須係赤繩，早把

心神牽動。右調《西江月》

　　柳毅見了虓兒的姿色，早有些欣羨之意。臉已洗完，老媽讓他在中堂坐下，說道：「方才送水的就是小女，可配過相公嗎？」

柳毅道：「令愛丰姿綽約，小生殊覺形穢。」老媽道：「夜晚所說結親一事，可肯應承否？」柳毅道：「夫人既不下棄葑菲，小生

敢不上陰絲蘿！但路途遙遠，家無日用，聘娶之資，苦無所出。此中尚須酌度。」老媽道：「老身志在擇一佳婿，增光門楣，並不

苛求六禮。但著小轎一乘，親來把小女迎去，這就是了。家無餘錢，斷不可過為鋪張。」柳毅道：「老夫人如此相諒，小生自應允

從。」就轉身謝過老媽，老媽回答道：「矣婿嬌客，老身焉敢當禮！」說罷，排飯款待柳毅，無非山雞、野兔、豕醢、鹿脯等品。

　　飯畢，柳毅取出湖筆一封、徽墨一匣、耳挖一支、汗巾一條，遞與老媽。說道：「小婿道途倉呈，未暇備禮，聊具不腆，以代

聘儀。」老媽接過，送入裡間，叫虓兒收住。隨後拿出繡囊一個、紅箋一幅，遞與柳毅，說道：「此囊係小女親手纂成，箋上詩句

係小女親筆所作。矣婿帶去，以為憑信！」柳毅接在手中，先把詩句一看，上寫道：

　　　　吹簫引鳳事誠遙，射屏結緣材可標。

　　　　織女下機河畔待，再望七夕填鵲橋。

　　柳毅看畢，暗喜道：「此女不惟有貌，兼以有才，真堪為吾嘉偶。」遂與老媽約定：八月二十六日來娶。老媽親送柳毅下嶺而

去。這且不題。

　　卻說山陰嶺南有座老山，名曰蟠龍山。山上有一個石洞，洞裡有個熊精，頗有些道業，人都呼他為熊大王。他羨慕虓兒的美

貌，屢次托媒來說，要娶他去做壓寨的夫人。虓兒執意不肯，熊精老羞成怒。意欲壞虓兒母子的道業，卻又無法可使。

　　熊精洞裡有他的一個妓妾，叫做靈狐。善於窺人動靜，聽人言語。就差他不時地來嶺頭上打探。那日寅夫人與柳毅結親所說的

言語，都被靈狐聽去。回來面向熊大王一訴，熊大王大怒。就率領許多山精，來與虓兒母子廝殺。寅夫人終是個女質，屢次敵他不

過。就在岳州城裡買了一處房子，母子兩個搬去居住，改作姓王。熊大王才不敢進城去鬧。

　　話說虓兒母子住在岳州城裡，一切媒人聽說他家有個女兒，才貌兼全，題媒者不離其門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家姑娘生來手上有個

『柳』字，是與姓柳的係有夙緣。嗣後非柳生，不必來說。」眾媒漸漸退去了。



　　卻說柳毅自與寅夫人結親，而後回到家中。莊氏問道：「你這次出去，所獲若何？」答道：「錢雖不多，幸得結了親事。」遂

一一告訴他母親。莊氏道：「這等人家的女孩，到咱家才能安生。須作速娶來，與我作伴才好。」柳毅道：「孩兒已約定下月二十

六日過門。」

　　柳毅就制了幾件頭面，做了兩套衣服。到得八月中旬，僱了一乘小轎，親自領著，直投山陰嶺去。走了幾天，已到嶺上。記得

原舊去處，走到跟前。宅房俱沒，止剩得一個石洞，洞門半掩半開。往裡一看，有些爛柴，門外堆著些骨頭，卻原來是個虎窩。

　　柳毅正發疑悶，旁邊一個獵戶高聲喊道：「別往裡看，裡邊有虎！」嚇得柳毅撤身跑回。獵戶問道：「相公，你是要做麼？」

答道：「此處有個老媽，姓寅，上月間曾在他家避雨一宵。今日過此，特來看他。是搬在那裡去了？」

　　獵戶道：「此處歷來沒有人家，往日有兩隻母虎，居此洞中。一個是娘，一個是女。夜夜出來，步罡拜鬥，修了不知多少年。

時常變成婦女形狀，在嶺上行走。他不傷人，人也不想害他。他卻能鎮山嶺，左近山中近些年來並無大蟲。自他兩個走了，這幾天

山中大蟲成群，午後就出來害人。這洞中現有十數多只，相公作速下嶺去罷！少遲，恐為所傷。」

　　柳毅聽說，嚇得出了一身涼汗。心中悵然，就在洞旁石壁上題詩一首，道：

　　　　坐依石壁聽松風，翹首再望嶺頭東。

　　　　素裝仙娥何處去？茅廬數椽跡成空。

　　　　巫山如故陽台渺，桃源猶有路莫通。

　　　　回憶從前訂約日，宛似南柯一夢中。

　　柳毅題詩已完，下得嶺來，落在店中，寫封家字，叫跟來的人帶回。自己到澧陽城內，買了些貨物，仍舊逐處遊學去了。

　　一日，游到灃陽城西一個莊上，這莊叫做齊家坊。天色已晚，趕店不及，就在莊裡尋宿。見一個老人坐在門口，柳毅向前道：

「小生姓柳，遊學天晚，趕店不上。望老先生借座閒房，暫住一夜，蒙情不盡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我路南有閒房三座，盡可住了。但

裡面不靜，你未必敢去。」柳毅道：「我常常出門，膽子極大，並不怕麼！」齊老人道：「你既然不怕，我就送你裡邊去睡。」柳

毅跟著那老人，進來一看，卻是三座瓦房。正房中間，有現成小牀一張。柳毅道：「這卻甚妥。」齊老人叫人送過一壺茶來，向柳

毅道：「適值小兒夜間赴館去了，若他在家時，定叫他來與你作伴。」說罷，齊老人退去。

　　柳毅就在牀上睡了。天氣尚熱，前後門並沒關煞。睡至半夜，微有月色。見一個人眉毛長有寸許，走到牀前，笑著說道：「柳

孝廉，你我有緣，明日務帶我武陵去看看。」柳毅全然不怕，亦不答言。那長眉人就在牀邊上坐下。

　　少頃，從外又進來一人。紗帽圓領，黃袍玉帶，叫道：「長眉，中堂內有生人氣，你看是那個賤奴在此攪鬧？速速給我拉出

去！」長眉答道：「不是賤奴，卻是貴客。」那人向前一望，驚走道：「果是貴客！我且迴避！」直奔西廂內去了。柳毅問長眉

道：「方才來的，是何鬼怪？」長眉答道：「並非鬼怪，乃金精也。」柳毅問道：「埋在何處？」答道：「在西廂牖下石匣內。」

說罷，長眉人也同歸西廂而去。

　　到了天明，齊老人進來，問道：「夜間曾見鬼否？」柳毅答道：「並無甚鬼。西廂南牖下有金子一匣，是他成精作怪。何不著

人掘出？」齊老人叫了人來，果於西廂南牖下掘出一個石匣來。開匣一看，內有黃金五百餘錠，齊老人從此大富。拿出十錠來酬謝

柳毅，柳毅不受。讓之再三，就中取了一錠。兩翅甚長，約有三十多兩。齊老人留柳毅住了一天，彼此敘談。方說他兒子也是個孝

廉，柳毅卻以未曾見面為憾。

　　卻說柳毅得了這錠金子，回到家來，母親莊氏道：「吾兒誤尋虎女，幸沒娶來，卻是咱家造化。」柳毅把金子一錠交與他母

親，莊氏道：「前年拾銀四封，不能享受。今又得金一錠，斷勿終致消耗。」遂叫柳毅把這錠金子兑換成銀子，從容度日，再不外

邊遊學去了。

　　未知柳毅後來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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